
马志军强调，物种保护首先要保护

物种的栖息地，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土

地问题。

上海作为全球重要的鸟类栖息地，

“家底”就是湿地资源。但过往湿地保护

规划的不健全在这些年逐渐显露。上海

曾在2019年发布了第一批重要湿地，有

13个区域入选，但是南汇东滩并没有被

划入其中。

“这说明我们对自己的湿地‘家底’

还不够了解。”上海海洋大学水生生物系

副教授、上海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理事

张东升建议对湿地保护加强研究和投

入，“我们需要对湿地整体变化有基本了

解，掌握湿地生态面临哪些威胁因素、保

护方面有哪些欠缺的地方，以及如何应

对这些问题。”

2022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湿地保护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

专门保护湿地的法律，但目前为止上海

还没有对应的地方性法规。实际工作

中，湿地管理涉及的部门众多，绿化市容

（林业）、生态环境、规资、水务、海洋、农

业、交通……部门和部门之间、保护区管

理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经常会出现权

责不明、各行其是的情况。

在张东升看来，为了最大程度发挥

湿地资源优势，协调目前开发利用、规划

管理上的各类矛盾，上海需要制定一部

湿地保护地方性法规，完善体制机制，摆

脱目前“九龙治水”的局面。

我国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

一步强化了物种栖息地保护的规定，这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上海刚刚出台的

《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第六条明确

提出：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是全社

会的共同责任，禁止破坏野生动物栖息

地；第十九条规定：建设项目可能对市野

生动物栖息地产生影响的，规划资源部

门应当就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征求市野生

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的意见。鸟友“小滨

鹬”说，如果这些规定能落到实处，上海

的鸟儿就有福了。

在马志军看来，如何把有限的土地

资源，既用于民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

为野生动物的生存给予有效的保护，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南汇东滩所在的临港

是上海的经济重镇，也是许多国家重点

保护鸟类的栖息地，即使建立自然保护

区的难度较大，依然可以采取一些其他

的保护方式，比如划定野生动物重要栖

息地、极小种群栖息地等。目前市绿化

和市容管理局已在做一些探索和尝试。

马志军说，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并

不是建起隔离围栏，将野生动物和人类

活动分隔开来，事实上可以与人类的活

动协调起来。一些野生动物的生存甚至

依赖于人类活动，例如水稻田是国家一

级保护鸟类朱鹮的关键栖息地类型。马

志军强调，不能把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

两者孤立起来，未来要探索生态价值的

转化，让更多人甚至整个城市从生态保

护中获益。

截至今年6月，上海共记录鸟类520

种，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按最新统

计，中国全部的鸟种也就1507种。以上

海的地域规模，500多种可以说是惊人

“富集”了。而这其中列入国家一级保护

鸟类的有27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的有

92种。比大熊猫还稀少的勺嘴鹬、卷羽

鹈鹕、青头潜鸭、小青脚鹬等濒危鸟类也

是上海的珍贵客人。

崇明东滩保护区无疑是候鸟的最佳

居所。每年春秋冬三季，保护区就是候

鸟的天堂，成千上万的斑嘴鸭、绿头鸭和

各种鸻鹬、鸥类、鹭类在这里栖息。每年

在这里越冬的小天鹅，数量超过2000

只。每到傍晚，倦鸟归巢，数以万计的雁

鸭卷着迤逦的鸟浪像一片片云彩掠过天

际，伴随着阵阵鸣叫，场面令人震撼。

曾经，南汇东滩也是这样的场景，苇

荡无垠，万羽翔集。很多资深鸟友总是

情不自禁回忆起十多年前在南汇东滩观

鸟的幸福体验，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

酣畅淋漓。如今，当年的自然学校已经

废弃，观鸟栈道无迹可寻。但即便因为

城市发展和防风林、农田建设致原生湿

地规模大幅减少，南汇东滩仍然是目前

为止上海最受欢迎的“无栅栏”观鸟地。

作为东海里显著的“突出部”，南汇东滩

对迁徙线上的许多候鸟来说就像是“灯

塔”般的存在，是首选的栖息地、中转

站。得益于南汇东滩特殊的地理位置，

还会有迷鸟因为迁徙迷路或台风等原因

“空降”此地。

截至目前，南汇东滩共记录到鸟类

458种，占上海鸟种数的88%，占中国鸟

种数的30%。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2

种、二级保护动物72种。如果说上海是

长江口的生态王冠，那么南汇东滩就是

王冠上的明珠。

鸟友“小滨鹬”对自己在横沙岛东滩

的一次观鸟体验念念不忘。“小滨鹬”说，

在别处难得一见的普通鵟、黑翅鸢，在横

沙东滩处处可见。一度是上海市鸟大热

门“鸟选”的震旦鸦雀，在连绵的芦苇荡

里有很大的种群。在荒原深处的一个水

塘里，他目击到数以千计的小天鹅、鸿

雁、豆雁在蓝天荒草之间高叫盘旋，让人

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奇妙感受。

上海最大的候鸟天堂是九段沙，面

积达420平方公里。因为几乎无人干扰，

候鸟在九段沙的生活堪称惬意。但可能

因为生境以芦苇、藨草、潮沟和光滩等为

主，较为单一，九段沙的鸟种丰富程度不

如南汇东滩湿地。

除了这几处规模较大的候鸟栖息

地，上海从外高桥到金山城市沙滩100余

公里的海岸线，仍有零星未开发利用的

海滩适合候鸟落脚栖息。特别是浦东机

场至大治河段、奉贤碧海金沙、金山城市

沙滩等区域，堪称候鸟宜居之地。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沿江沿海的候

鸟栖息地，除了南汇东滩，基本都处于封

闭区域内，只有专家学者和鸟类监测志

愿者才有机会一窥其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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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7年“鸟龄”的观鸟爱好者周颖

琪对南汇东滩情有独钟，不过，她现在有

点焦虑：“这两年明显感到南汇东滩越来

越热闹了，但芦苇荡的数量却越来越少

了。”紧贴大堤的东引河改造项目及大规

模农田建设，使大批芦苇荡陆续消失不

见，高潮位时水鸟喜欢飞来暂歇的内塘

河流、虾塘、荒地，很多也今非昔比。

但南汇东滩同时也在开工建设新的

湿地项目和公园。比如建设中的赤风港

湿地，是东滩规划中一块永久保留的湿

地，虽然占地面积仅1.7平方公里，但总

算是一块有“户口”的湿地。此外环滴水

湖绿带、春花秋色、星空之境等公园，也

成为留鸟和过境候鸟新的栖息地。

近年来，上海最大的湿地增长要数横

沙东滩。通过围海促淤，横沙东滩形成了

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广袤人造湿

地。草地、河流、湖泊、沼泽、树林形成典

型的湿地生境，丰富的食物、适宜的环境

吸引了数量庞大的候鸟，尤以水鸟为多。

位于宝山吴淞口的炮台湾湿地和金

山城市沙滩鹦鹉洲湿地，虽然面积不大，

却是近年来弥足珍贵的沿海新建湿地。

在沿海湿地总量消减的同时，近年

来上海一大批郊野公园、森林公园、环城

绿带的兴建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补偿。

浦江、松南、嘉北、青西等郊野公园重视

原有生境保留，原生态的河道、刻意保留

的原生草木，吸引了大量鸟类。

随着青草沙水库的建成，这片严格

管控、水质优良的风水宝地成为许多野

鸟的“避风港”。当然，内陆湿地和公园

绿地的增加，无法完全弥补沿海湿地的

损失。大多数水鸟只适应在滩涂觅食，

且只有宽广的滩涂可以包容庞大鸟群。

近年来，上海的观鸟爱好者人数持

续攀升。

周颖琪回忆起第一次观鸟用的是一

台99元的儿童望远镜和一本鸟类图鉴。

“开始只是在小区里观鸟，留心观察才发

现原来城市里的野鸟不只有麻雀。我第

一次发现头顶白色、羽缘黄绿色的白头

鹎时可激动了，原来它们就近在身边。”

中学生小夏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参

与观鸟，她的妈妈说：“观鸟培养了孩子

对野生动物和大自然的兴趣。”

已经退休的陆阳几乎每天都要到世

纪公园“打卡”。公园里来了什么“新

客”，第一个发现的往往是他。去年9月，

他率先在镜天湖拍到了因台风而误入市

区的一只中华凤头燕鸥，引发全国关

注。而像陆阳这样的退休观鸟人、拍鸟

人，近几年人数呈直线增长。在共青森

林公园、江湾湿地、闵行体育公园等热门

观鸟点，老年鸟友经常聚集一处，一台相

机、一把折叠椅，可以一待一整天。

慕名来南汇东滩的，还有一批外国

鸟友。美国人“大山雀”和德国人付恺已

成为南汇东滩的名人，且都出版了画

册。很多鸟友能一眼认出付恺的车。

观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

的英国，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欧美第二大

户外活动。何鑫介绍，在上海，民间观鸟

活动兴起于2002年前后，稍晚于北京、深

圳。早期主要由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组

织民间爱好者一起观鸟。

观鸟本身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

十分可观。据统计，北美的观鸟行业一年

对经济的贡献达数百亿美元。

这几年，国内一些地方的观鸟产业

也蓬勃兴起。如云南盈江、江西鄱阳湖、

江苏盐城、四川巴朗山、甘肃莲花山等地

的观鸟旅游已初具规模。此外，观鸟活

动的周边产品的市场规模也十分可观。

不可偏废的平衡之道锁在“深宫”的城市宝藏

此消彼长的候鸟家园

亟待关注的保护现状

持续高涨的观鸟热情

和谐共生的“终极梦想”

■ 鸬鹚、苍鹭和斑嘴鸭等候鸟在金山城

市沙滩鹦鹉洲停留 特约通讯员 庄毅 摄

候鸟家园盼更好保护 串珠成链需顶层设计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大调研

南汇东滩的未来命运始终牵动鸟友

的心。除了芦苇荡日益减少，蜂拥而至

的赶海人也成为东滩生态的另一种困

扰。人多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随地乱

扔的垃圾。海滩上、树林里、马路边，大

量的饭盒、饮料瓶、垃圾袋触目惊心，加

上冲到岸边的海洋垃圾，南汇东滩鸟类

的生存环境愈发艰难。

横沙东滩目前正在建设高标准生态

农田，农业建设与鸟类保护之间的矛盾

和冲突如何调和，令人关注。上海野鸟

会会员、野生鸟类资源调查志愿者时敏

良连续十年监测横沙东滩，特别希望横

沙东滩能在生产建设的同时，注意对湿

地和鸟类的保护。时敏良建议：早日确

定部分地块用于保护的用途并停止这些

地块的排水，挽救湿地生境，挽救底栖生

物；在划定的湿地保留区域不砍伐原生

树木，不人工种植林草；在恰当的时机将

湿地保护区向公众逐步开放。

九段沙眼下正面临互花米草入侵的

危机。互花米草是全球滨海湿地最严重

的入侵植物，大片的互花米草阻碍了鸟

类栖息和觅食。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

学研究所所长马志军表示，九段沙湿地

自然保护区对鸟类保护的意义重要，如

能够清除互花米草，其成为全国乃至全

球重要鸟类栖息地的潜力巨大。

大治河以北的沿海湿地仍处于不稳

定状态。因为不属于湿地保护范围，项

目开发如火如荼。载重车、挖掘机的轰

鸣与水塘里安静的鸟儿形成鲜明反差。

鸟友“小滨鹬”说，除了滩涂、公园，

农村地区的河流、树林和水田也是湿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原生态河道减少、

不恰当的河道保护，以及农药的违规使

用，让鸟儿们在农村自然环境中面临食

物危机。特别是屡禁不绝的捕鸟网，是

野鸟的隐形杀手。

资深鸟友朱维佳组织了“野羽环境

保育”志愿者小队，从2016年起，已连续

176次赴上海郊区和嘉兴、苏州等地的林

地开展野保巡护，至今已拆除非法捕鸟

网2500余张、放飞活鸟355只，其中包括

东方角鸮、日本松雀鹰、赤腹鹰等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

让人无奈的是，有些“破坏”行为恰

恰打着生态旗号。比如一些公园建设和

河道改造，将生物多样性丰富的自然景

观改造成生物多样性单一的人工景观，

大量采用成本较低、维护便利的工程类

园林植物。致力于保护上海原生动植物

的城市荒野工作室创始人郭陶然介绍，

目前市场上很难买到对野生鸟类和昆虫

更友好的本土原生植物苗木，因为基本

没人买，就很少有苗圃会去培植。

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

自然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何鑫表示，人

工痕迹严重、过分整齐的绿化会让鸟类

无处栖息、繁殖，食物链也将被切断，这

对湿地生态其实是一种破坏。从维护生

物多样性的角度来看，种什么树、怎么

种，都需要科学设计、精准施策。有的湿

地将大片芦苇荡推平后，改种数以十万

计的水杉，看似完成了某种绿化指标，其

实是一种生态缺憾。

鸟友“小滨鹬”有一个“终极梦想”，

那就是把上海的沿海湿地串珠成链，打

造一个世界级的观鸟胜地。“小滨鹬”说，

世界上具有上海这样丰富鸟类资源的全

球性城市可能不超过10个，上海完全可

以把得天独厚的鸟类资源打造成闪亮的

生态名片、人文名片、旅游名片。

从现实条件来说，当下崇明东滩自

然保护区已经非常成熟，是上海观鸟资

源的“基本盘”；保护区往南15公里左右，

是横沙东滩，如果恰当地保护利用，完全

可以成为上海湿地和鸟类资源的强大

“新势力”；横沙东滩往南不到10公里就

是九段沙；九段沙往南15公里就到了大

治河北老港海滩；再往南10公里就是大

名鼎鼎的南汇东滩。这片从北到南的

“候鸟乐园”，如果能统筹规划、科学设

计，妥善处理好生产、建设和保护三方面

的关系，一定可以打造成为世界级的湿

地和鸟类保护区，甚至可以大胆构想一

下“东滩”候鸟国家公园。

如果有专业机构操盘，这一片观鸟

胜地可以打造高品质生态旅游路线，发

展观鸟经济。“上海‘一江一河’贯通工程

深得人心，如果能把沿海大通道也设法

打通，连成一个世界级的滨海景观道、生

态廊道，那可真是太赞了！”“小滨鹬”说。

“小滨鹬”的“终极梦想”并非自说自

话。近年来，长江口独特的生态资源越

来越受到重视，建设长江口国家公园也

曾被列为研究课题。而当下关于整个长

江口、杭州湾的生态保护，尚未有全面系

统的统筹规划。

何鑫相信，以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

和自然资源，若能更好地加强资源整合

和顶层规划，合理安排空间布局，上海完

全有潜力也有能力打造独具特色的世界

观鸟之都，这也将有助于提升上海国际

大都市的形象。

朱维佳提出，上海作为东亚—澳大利

西亚迁徙路线上的中点，应主动承担起这

条迁徙路线上各省市跨区域保护联动的

牵头工作。从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共同

保护规划的要求来说，上海也义不容辞。

“小滨鹬”曾经有国外工作生活的经

验，他认为，在制度和法律层面，关于生

态和野生动物保护，上海并不落后于发

达国家。真正重要的是，要让生态环保

理念成为全体市民的共识，要让每一位

城市管理者，甚至每一位项目经理、农场

主，都有让渡自然的雅量、欣赏留白的雅

兴。如此，上海打造世界观鸟之都的“终

极梦想”，并非不可企及。

“小滨鹬”的“终极梦想”也感染了马

志军。他说，上海“生态之城”建设的关键

是提升全社会的生态素养和生态意识，推

进生态保护主流化，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而上海有一大批像“小滨鹬”

这样关心、推动生态保护的市民，这正是

上海“生态之城”建设的底气所在。

当暑气消退，雁阵将掠过上海中心

的塔尖。希望它们每一次俯瞰大地，自

己的家园一直都在，甚至更加美丽。

>>>南汇东滩虎纹伯劳>>>南汇东滩白腹蓝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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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沙东滩日本松雀鹰>>>南汇东滩震旦鸦雀

>>>南汇东滩暗绿绣眼>>>南汇东滩仙八色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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